                   聽，鄉土在唱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彌陀國中 黃心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某個星期天下午，騎著鐵馬到家鄉的名勝──漯底山健健身。沿途中經過一條小路，路旁種滿青綠色的蔬菜，排列整齊，如一列列的小士兵，農人也在那兒穿梭來回辛勤照料，又是澆水、又是施肥。再向前走，樹林迎面而來，取而代之的是漸入幽境的感覺，啾啾的鳥囀不停迴盪，才剛被鳥鳴所迷惑，一轉眼忽地發現自己已置身在一片遠離塵囂的淨土，這是山林迎接訪客的歌聲，眼前的大樹隨風搖曳，樹上的小鳥喳喳地演唱，再搭配上點呱呱噪啼的伴奏，就這樣，我來到了山的入口!
    在入口處，兩具拒馬護衛著大門，此地原是陸軍的營區，數年前軍隊撤離後即變成鄉民的休閒場所。踏入漯底山，「天雷」的部隊名寫在大門後的一堵石牆，雖然已經剝蝕損毀，但更平添了一份思古幽情。前方有一塊空闊荒地，或許是士兵的操練場所吧!威武有力的大喊似乎仍在繚繞迂迴，殺!殺!殺!，亦參雜些雄壯的軍歌，這是激昂且振奮人心的歌曲。空地之四周羅列老舊的房舍，因為沒人維護，顯得特別淒涼與殘破。爬上小山坡，兩旁迷彩的防禦工事被枯草遮掩，黃綠相間的外牆和枯黃雜草相互掩蓋，如同世界上的某些古文明建築，遺失了他的人民，慢慢的埋入大自然，無法窺視它的風采。在雜草叢生的曠野上，有許多小道，小道曲徑通幽，只可惜我無法停車，不能探究另一端的桃花源地。還有那路旁的小泥漿噴發口，「波!波!」的微弱聲響從地底傳來，彷彿大地的心跳聲，些微的泥漿隨著心跳聲冒出地表，接著順流而下，在地面上刻鏤出小河道，觸目所及只是漫流微小的泥漿，為何遍地皆沾滿汙泥？心裡納悶不已。
    營區裡有許多砲口藏在簡易碉堡內，其中有一處被樹林圍繞，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地上灑滿枯黃色的竹葉，剛想進入門口，突然，一道金黃色的陽光從那砲口的縫隙直直射入，陽光頓時照耀四周，與枯黃的竹葉相互輝映，兩旁還有翠綠的樹林襯托，這是多麼令人讚嘆的美啊!我停下腳步，沉浸於如此的美景之中，唧唧的蟲鳴不絕於耳，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，正要依依不捨的離去時，山壁上的兩朵牽牛花更是使我驚豔，一片青蔥翠綠的山壁上居然開了兩朵淡紫色的牽牛花，花兒隨風擺盪，像是在對我招手，好銳利的喜悅盤踞上心頭，淺淺一笑，縱使滿山滿谷的小草也在搖曳，但我的眼中、我的心中卻僅容得下那兩株淡紫色的牽牛花。
    漯底山的最後一站是軍方的瞭望台，這裡的視野極佳，彌陀風光盡收眼底：最遠處是一大片海洋，夕陽灑落海面，照亮起伏不定的海面，空氣中還瀰漫著點薄薄的霧氣，把金黃的海景襯托的更加迷人，再往近看，一格一格魚塭如大地之眼，澄澈的水面倒映著夕陽、藍天，以及天上飄飄的雲朵，魚塭旁還有幾塊稻田，翠綠的稻米嫩芽帶點油亮，藍天、白雲、綠芽、夕陽，藍的、白的、綠的、金的，交織成一幅無比動人的風景畫，畫中最奇特的要屬那海邊的防風林，遠處望去，彷彿一座蓊蓊鬱鬱的小島，四周都被水所環繞（海、魚塭），因而特別引人注意。風呼呼地從臉頰滑過，帶走了些憂慮，帶來了些清涼。驀然，山腳下的學校發出噹噹的鐘聲，被輕柔的風悄悄帶來，頃刻間，山谷迴盪著悅耳的鐘聲──噹!噹!噹!樹林似乎醒了過來，與繚繞不絕的鐘聲，一同共舞、一同演唱，小鳥也靜了下來，停止啁啾的叫聲，也許就連小鳥們也被這樂聲所震懾吧!此時此刻，整座山就只剩下我及搖曳的樹木，還有那不斷被山谷歌唱的優美樂章。

    離別的時光到了，我沿著一條山間小路下山，單車在崎嶇的路面上不停抖動，先是爬上個小山坡，再順著山勢而下，山似乎想送我一程，地面雖凹凸不平，但卻十分順暢，毫不費力的就能下山，路上經過一片竹林，竹林遮蔽了陽光，增添一股寧靜幽遠的氣氛，這是桃花源嗎？還是竹林七賢的聚會場所?山沒有回答，只是快速的將我送下山，就在穿越竹林後的一個轉彎，前方的水田再度賜我大禮，積水空明的田地反射光芒刺入眼中，我不想躲避，僅想細細品味山給我的這份驚喜。
    踏入村莊，正式與山道別，回頭望去，漯底山已被建築物遮蔽，但縱使房屋能遮蓋山林，卻怎麼也遮掩不了我對山的滿滿回憶與情感：士兵雄壯的軍歌、叢林悅耳的鳥囀、波波的大地心跳、山谷迴盪的鐘聲……等，聽，鄉土在唱歌，有交響樂、有爵士樂，有古早的台語老歌、有流行的現代舞曲，僅要用心聆聽，鄉土其實在唱歌，這是每位彌陀鄉民的資產，也是共有的生態教室──漯底山。
